
第一章 為弟弟操碎了心 

徽州，受朝廷所封的文房四寶原鄉，以文房四寶工藝馳名全國，而徽州的秦西城

所出品的文房四寶更是徽州之冠。 

秦西城雖沒有硯石礦，但江南最好的硯石礦就在徽州，地緣關係加上秦西城的雅

名，秦西城開始發展出一種賭硯石的娛樂，但硯石終究是雅石，漸漸的，賭寶石

的風氣也隨之而起，「秦西城中無賭坊，只賭石」的名聲在鄰近的府縣裡不脛而

走。 

賭石坊裡，坐於二樓雅座的唐司手持摺扇輕搖，遠遠的看著賭坊中心吆喝著的人

群，對著一塊一尺見方的石頭喊價，他沒摻和進那場吵雜的競爭之中，一臉置身

事外的笑容。 

「少爺，那塊石頭真有那個價值嗎？」唐家小廝萬福探著身子往下看，想著那塊

石頭定是沒啥價值的，要不然二樓這些貴人們不會一點興趣也沒有。 

想辦一場賭石，賭石坊的人會先請貴人們來鑑賞當日要競標的原石，鑑石完畢後

便將他們請至二樓雅座，這才開放一般競價者入場鑑石，整個流程結束後就會依

鑑石時的順序號來競價，價高者得。 

「那塊石頭的確能開出硯石，只是品質好不好就不知道了。」唐司輕抿一口茶，

笑著回答。 

「所以二樓這些貴人們才不開價？」 

唐司收起摺扇，指了萬福一下，「不，這些貴人看不上硯石，他們是來賭寶石的。」 

萬福點點頭算是明白了，但想了想，又偏著頭問：「可少爺不就是來尋硯石的嗎？

為什麼少爺不開價？」 

唐石用摺扇指了自己的茶杯，萬福這才發現自己失責，立刻斟滿茶水。 

「我是來尋石，不是來賭石。」 

「可少爺不是能分辨是普通石頭還是硯石嗎？」 

「我的確辨得出來硯石，但那也是最粗淺的本事而已，賭石是得交學費的，我要

那麼神何須開硯莊，開賭石坊得了，十賭九輸的道理大家都知道，偏偏賭徒總以

為還有一次贏，可事實上往往等不到那一次，而是永遠栽在輸裡。」 

唐司的硯莊「采風坊」生意中雖然以販賣日常用硯為主，但唐司對硯的喜愛甚深，

未來也想走上品硯的路子。 

日常用硯無須什麼工藝，但終究也是文房四寶之中唯一的非消耗品，唐司想要提

升自己硯莊的價值，那就非得走出新的路子不可。 

但唐司倒也不急著改變，再急的事都得循序漸進，所以來賭石坊淘點好貨製硯，

變成了他的閒時樂趣，即便坐一下午皆是無用功也無妨，只要有一回淘到好硯石

那就值得了。 

萬福的眼光哪裡有主子看得遠，討好地為主子續上茶水，「還是少爺看得通透，

不過難道沒有那種一夜致富的好石嗎？」 

「或許有，但萬中無一，而且秦西城賭石坊之多，這個萬一又會落在哪裡誰知道

呢？」 



這麼一想的確如此，那底下這些人是傻的？ 

「那還有這麼多人愛賭？」 

「賭，一旦淪陷了，哪裡有那麼容易戒。」唐司端起茶杯欲飲，就看見了底下那

群混戰的賭徒之中出現了一張熟面孔。 

那是溫家的二公子，溫安勛。 

溫氏商行是秦西城裡的老商行了，現任商行老闆是溫安勛的哥哥溫安熙，都說創

業維艱、守成不易，溫安熙雖是第二代，但能力完全不輸給他已逝的父親。 

唐家與溫家在生意上有不少往來，而且兩家還是世交，不過與唐司較有接觸的也

只是溫安熙，他對溫家的其他人並不是那麼熟悉，之所以對這位溫二公子有印

象，還是因為上回的宋府詩會。 

之前他帶著妹妹唐曦去參加宋府詩會，沒想到宋府二小姐嫉妒唐曦，竟聯合了一

直覬覦唐曦的周泰安欲毀她清白，所幸兩家的僕人在傳達訊息之際被溫家的侍僕

聽見，連忙去稟報溫家二小姐溫綠姚，因男女有別，溫二小姐遣了溫安勛來告知

他，他才得以提前防範。 

說來，他還欠這對姊弟一個人情。 

既有前恩在，再加上本為世交，實在不能放任溫安勛沉迷賭博，尤其他似乎看上

了一塊原石，正在追價中。 

唐司拿起桌上的摺扇，正要下樓去勸人，就看見了另一個熟悉的身影由賭石坊大

門走了進來，雖然身著男裝，但唐司一眼就認出來是溫綠姚。 

「有好戲看了。」唐司不覺得溫綠姚也是來賭的，他覺得更有可能是來逮人的。 

「什麼？」好奇的萬福往樓下看去，一眼就看見了認識的溫安勛，但他身邊那個

清秀公子倒是面生得很，「那是溫家二公子吧！他身邊的……溫家除了他及溫老

闆，還有其他公子嗎？」 

「你腦子不行，眼力也不好？」 

萬福又看了許久，這才瞧了出來，「是溫二小姐！」 

「你去把兩位給請上來，就說我請他們喝茶。」 

萬福領命而去，不一會兒就把溫綠姚及不情不願的溫安勛給請了上來。 

少了溫安勛追價，那塊原石很快就競價終了，買家特別興奮，立刻要求開石。 

「二姊，我對那塊原石真的很有信心。」 

「我對你也真的很沒信心。」溫綠姚毫不留情地反駁，賭這種事碰不得，尤其是

溫安勛。 

「溫二公子，那塊原石的確是硯石沒錯。」 

溫安勛拍了桌面一記，「二姊，妳看連唐大哥都這麼說！」 

溫綠姚神情冷漠，淡淡地掃視了唐司一眼。 

唐司和這位溫二姑娘雖然少有接觸，但幾次去溫家赴宴還是有些印象的，過去見

她個性很是活潑靈動、天真爛漫，也不知是否發生了什麼變故，唐司在宋府詩會

見溫綠姚時，卻感覺她完全變了一個人。 

不是外貌的變化，她依舊容貌秀麗、氣質端莊，就是感覺不同了，變得很沉靜、



氣質清冷，像是一夕之間長大了一樣。 

「溫二公子，請先聽我把話說完，我對硯石還是有些研究的，但也只在於辨得出

硯石，辨不出品質的階段而已，敢問溫二公子研究硯石有多少年頭呢？」 

溫安勛沉默了，他哪裡研究過什麼硯石，硯石寶石他不管，他向來不會第一時間

出價，但只要哪塊原石追高了他就會跟著追價，俗話說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

亮，會被追價的肯定有什麼特別之處。 

「我還不知道你，你懂什麼，就是跟風。」溫綠姚沒好氣的道。 

「人多追價的不賭，難不成我去賭沒人追價的？」 

「這跟人多人少沒關係，我說的是你沒眼光，只能賭運氣，可十賭九輸，沒有人

能靠賭發家致富。」 

「那我還可以贏一次呢！」 

溫綠姚瞪他，「如果你還沒等到贏就在那九次裡一敗塗地了呢？」 

萬福聞言偷偷覷了主子一眼，這不就是剛剛主子才說過的意思嗎？沒想到溫二姑

娘的想法竟和主子不謀而合。 

在他們爭執的時候，方才那塊原石開出來了，的確如唐司所說是硯石，但也只是

一塊品質中等的硯石，雖說只要加上好的雕工，成品的價格也不低，但來賭石的

人哪有那等雅好，要硯臺直接買就是了，哪裡需要找雕硯師傅呢？ 

那個標到原石的賭客現場喊了幾次價都乏人問津，失望地準備抱著石頭離開。 

唐司示意了下，萬福立刻點頭，下去攔住了那人。 

「三兩。」他代替主子開價。 

那賭客非常不滿意，「三兩？起標價就是二兩，更何況我追價花出去的也不只這

個價。」 

萬福抬頭望向樓上的主子。 

唐司好整以暇，摺扇輕搖，笑容不減地點了點頭。 

得到主子的允許，萬福這才代為回答，「我家少爺出價是因為它對我家少爺還有

點用處，但對公子而言它就只是一塊石頭罷了，我家少爺就出三兩，若是不賣，

你就抱著那塊石頭回去吧。」 

那名賭客思索了一番，三兩總比血本無歸好，於是含淚答應了。 

能坐二樓的都是貴人，賭石坊的人會幫忙先把得標的原石接下並代墊銀子，最後

才跟貴人們結帳。 

溫安勛靜靜地看著這一切，想著剛剛若是他追價得標了，這會只得三兩銀子的人

就是他了。 

「看見了嗎？」溫綠姚冷眼對著弟弟說了，卻只換來一個倔強的表情。 

唐司睨了溫安勛一眼，笑道：「情況還是有些不一樣的，如果是溫二公子得標，

我看在兩家的交情上，多出一兩銀子也是可以的。」 

溫綠姚可不覺得這個玩笑好笑，瞪了唐司一眼，見她開不得玩笑，唐司便收斂多

了。 

這時，樓下又搬出一塊原石，這一顆比方才的大了一倍。 



「這塊……也是硯石。」唐司剛才已經將所有原石品鑑了一番，等的就是方才及

現在搬上來的這兩塊。 

「那樓上這些貴人們除了少爺不都白來了？」 

「不一定，或許碰上了溫二公子，只要多點人追價，他會當寶石來競價也不一定

呢！」 

溫安勛不滿意了，合著唐司是站在姊姊那邊一起來數落他的？ 

溫綠姚聽見唐司這麼說，冷淡的態度才收斂了些，但也只是一些。 

「溫二小姐，我是不是哪裡惹到妳了？」唐司終是忍不住開口問了。 

她似乎……不是很喜歡他。 

「你是惹到我了。」 

「何時？還請溫二小姐告知，若在下真有不妥，定當向溫二小姐真誠致歉。」 

「上輩子。」 

上輩子？唐司被這話堵得無言，這輩子的事他還能回憶、能改進，上輩子別說他

不記得，她難道就記得？ 

溫綠姚也沒與唐司多費口舌，直接對著弟弟說：「好！你愛賭，我們就再賭一回，

我就賭這塊硯石是好石，你若連我這個第一次賭石的人都拚不過，那就表示你沒

賭石的運，從此得給我戒賭。」 

溫安勛覺得唐司剛剛能猜對硯石或許是矇的，就算不是矇的，他不也辨不出原石

的品質嗎？所以這回他贏面還是很大的。 

「好，我賭！若二姊贏了，我立刻跟妳回去。」 

溫綠姚選中的原石也是有競爭對手的，不過對方顯然並不是很有信心，當價格追

高他便主動放棄了，最後溫綠姚成功標得了那塊原石。 

標中了不算什麼，溫安勛期待的是結果，可當賭石坊開石後，眾人都震驚了。 

硯石上除了分布七處石眼以外，硯石中間更有天然的稱為「魚腦凍」的雲霞狀石

紋，這樣的硯石整個秦西城一年都開不出一個，竟讓這個第一次賭石的溫綠姚賭

中了。 

「二姊，妳運氣太好了，妳是怎麼得來的靈感？能告訴我還有哪塊原石可以賭

嗎？」 

唐司聽了溫安勛的話先是一愣，很快的便搖頭一嘆。 

果不其然，溫綠姚揚手重重地打了溫安勛的後腦一記。「重點是我的運氣嗎？重

點是你的運氣，你錯過了這方硯石，這證明你根本沒有賭博的運氣。」 

溫安勛揉著後腦杓，不敢再說話了。 

唐司對那方硯石可是有興趣極了，當下就希望溫綠姚開價，「溫二小姐，不知妳

是否想現場競價這方硯石？我願意出價。」 

就在此時，賭石坊的人也詢問了她同樣的問題，溫綠姚示意不賣，賭石坊才進行

下一個原石的競標。 

唐司並沒有放棄，「溫二小姐，這硯石在妳手上並無用處，但我能請名匠雕刻，

這硯石在我手上才能顯現出它最大的價值，在妳手上是蒙塵了。」 



「唐老闆又怎知我沒這本事設計雕刻稿呢？」 

「在下自是不敢輕視溫二小姐，但要論起硯雕名匠，總是我的人脈多些不是？好

石也得要有名匠來雕，否則便浪費這麼好的料了。」 

溫安勛本想要姊姊好好出個價大賺一筆，但被溫綠姚一瞪，只敢用雙手摀住嘴。 

唐司也不急，耐心地等著溫綠姚考慮，本來買賣就得雙方心甘情願，他總不能強

買強賣吧。 

溫綠姚也只是一時氣不過才標下此石，一開始並沒有想到怎麼處置，可當她想起

自己目前正在辦的某事，而這硯石可能可以幫上忙時，她突然有了點子。 

「唐公子，我可以把硯石以得標的價格賣給你。」 

「嗚……」溫安勛正要抗議，又被溫綠姚投了一記眼刀。 

「溫二小姐，這麼好的事有代價吧？」 

「有，剛剛開石之後那塊小的硯石歸我，你必須幫我請到名匠艾老來雕刻它。」 

唐司的確與艾老有交情，而且也不是隨便的人都請得動艾老，最重要的是石料得

夠新奇特殊，否則是請不動他老人家的，溫綠姚很懂行，一開口就是除了他之外

很少人能達到的條件。 

但即便如此，這個成本仍與唐司直接在市場上購買同等級的硯石成本要來得低許

多，他是生意人，這麼好的買賣他怎會不做？ 

「好，一言為定。」 

「我一女子不方便常常與你洽談，便交由安勛與你對接。」 

「那是當然，一切尊重溫二小姐。」 

溫安勛可心疼死了，那麼好的硯石，二姊居然就這麼賤價賣了！ 

 

離開賭石坊，溫家姊弟是讓唐司送著上的馬車，溫綠姚臨上車前把一個侍女給喊

上車同乘，話都沒與唐司多說一句。 

倒是溫安勛因為後頭還要與唐司對接那方硯臺的事，所以對唐司還算客氣，另一

方面他也想從唐司那邊學些辨認硯石的技巧。 

「唐大哥，明天我會去采風坊找你，先初步談談那方硯臺製作方面的問題。」 

唐司哪裡不知道溫安勛打著什麼主意，想偷師辨石的技巧唄！ 

這技巧要說是業界機密嘛……其實也不全是，它的確是一個業內才會知道的訣

竅，但也不是人人都學得會的。 

「好，在下會在坊裡等候溫二公子。」 

「唐大哥別這麼客氣，我都喊你大哥了，你就喊我安勛吧！」 

「好。」唐司也不客氣，兩家畢竟是世交，互稱兄弟也是合情合理的，「那為兄

就托大了，喊你一聲安勛。」 

兩人話說完，溫安勛上了自己的馬車，讓車夫啟行。 

察覺馬車動了，溫綠姚這才對侍女綿綿交代。「綿綿，讓妳表哥查高夫子一事可

以先暫緩了。」 

「小姐可是有解決之道了？」 



綿綿是溫家的家生子，能當差後就被送到了溫綠姚的院子裡做粗使丫鬟，這些年

慢慢因為伶俐而得到小姐的重用，到現在已經是溫綠姚院子裡的一等侍女了。 

前陣子，小姐突然沒來由的詢問是不是有什麼可靠的人可以在外頭替她辦事，綿

綿有個表哥名叫二太，辦事的確牢靠，於是她就把二太介紹給了小姐，小姐不知

為何十分相信她，只見過二太一面，後來有什麼事就都交由她去傳達了。 

小姐交代的第一件任務，是讓二太去調查一下登麓書院的高夫子有什麼特別的喜

好、怪癖，二太也沒讓小姐失望，幾天內就給了小姐初步的調查。 

高夫子沒什麼怪癖，硬要說有就是愛硯成痴，積蓄都拿來買硯收藏了，為此一生

未娶。 

小姐剛聽到時還有些為難，讓二太再多查看看是否有其他喜好，沒想到今天突然

說不查了。 

「自然是有，現在有許多事等著我去完成，既然這件事已經有了解決的辦法，就

無須再繼續浪費時間了。」 

「那麼小姐還有需要二太去辦的事嗎？」 

「有！我需要尋找一味藥材，名為庶香，這是一種罕見的藥，要打聽可能得費些

銀子，讓二太不要省，有合理需要的都可以來找妳支錢。」 

「是。」 

 

 

溫綠姚在房中換回了自己的衣裳，讓綿綿為她梳頭的時候，就盯著自己的那盒首

飾發呆。 

她雖是庶出，但很得父親寵愛，嫡母也大度，疼她更甚於庶姊，她的吃穿用度幾

乎比照嫡女辦理，這一盒首飾價值不菲，每月開銷是不用愁，但她有些想做的事，

免不了要多用些錢打點。 

曾經她也是一個愛打扮的姑娘家，但現在她明白了，只有牢牢抓在手裡的才是自

己的，這些顯於外的都是虛的。 

溫綠姚挑了幾款樸素的、必須得留著的釵子、首飾，其餘的全裝在一只大木盒裡

交給了綿綿。 

「妳去見二太時順便把這些變賣了，我雖然有需要，但目前還不急著用，出手的

時候別把價格壓得太低了。」 

「小姐要把這些賣了？為什麼？這都是早些年老爺給您的，甚至有老夫人留下來

的，難道是怕沒法給二太賞銀嗎？讓二太辦事用不了那麼多銀子，小姐還是把這

些留著吧！」 

「父親他若在天有靈會理解我的。」溫綠姚再次把木盒交到了綿綿手裡，就聽見

娘親顧姨娘的聲音由外頭傳了進來，「收好，這事不能讓家裡的任何人知道。」 

「是，小姐。」 

這時，顧姨娘走了進來。 

顧姨娘雖是妾，但因為女兒受寵，再加上當家主母楊氏並不是會苛待妾室的人，



所以即便溫老爺已經過世，日子過得也算滋潤。 

畢竟溫家家大業大卻苛待一個姨娘，傳出去也不好聽，溫家雖是商賈，但可別以

為商賈就不比那些讀書人懂得守規矩，畢竟商賈的形象也是一種資產。 

顧姨娘日子過得好，人看來也年輕，不說都不知道她已經有了一個十七歲的女兒

及十六歲的兒子呢。 

「綿綿，去沏壺茶來。」溫綠姚示意綿綿，給她機會把那盒首飾帶出去，這才挽

著娘親的手在桌邊坐了下來。 

「我說綠姚啊，妳這身打扮是怎麼回事？溫家可沒缺妳吃穿，妳也好好打扮打

扮，學學妳大姊，什麼漂亮的、好看的就往身上套。」顧姨娘看著女兒這樸素的

打扮，真有點恨鐵不成鋼的無奈，「還有，我身為姨娘，不能為妳的終身大事作

主，妳得好好讓夫人給妳相看一門好親事啊！」 

「娘，母親對我已經很好了，這要放在別人家，我還只能喊您姨娘呢！」 

「她要真心對妳好的話，妳都十七了，她怎麼還沒給妳安排親事呢？」 

「這不是父親的孝期剛過嗎？再說了，大姊還比我大上幾個月呢！」 

「所以她急啊！妳沒看她最近對夫人可殷勤了。」 

「娘，嫁人就真的好嗎？不好好挑一個，嫁錯了可是一輩子的。」 

「妳再挑下去可成老姑娘了。」 

「娘，我心裡有底，我相信母親也是的。」 

顧姨娘知道溫綠姚有主見，她向來影響不了，只是當初那個天真爛漫，嚮往一生

一世一雙人的女兒不知怎麼突然就變了，現在居然會問她「嫁人就真的好嗎」，

真是讓她這個當娘的操碎了心。 

「好，先不提婚事，那我讓妳跟夫人提一下給妳一個鋪子的事，妳說了嗎？」 

「說什麼啊，這種事能自己要求嗎？」 

「怎麼不行了，夫人疼妳肯定會給的，綠姚啊，姑娘家不能沒個傍身的嫁妝，到

時嫁去夫家底氣才足。」 

「娘，咱們溫家家大業大，難道會少了給我的嫁妝？」 

「那不一樣，妳跟綠嫦都是庶女，嫁妝應該是一樣的，要顯得妳與綠嫦地位不同，

那就在於妳婚前有多少私產，綠嫦她沒那個本事經營鋪子，倒是妳自小聰慧，連

大少爺也說過妳有能力可以從商，想帶著妳，妳若能有自己的鋪子，就代表了妳

與她不一樣。」 

溫綠姚重重在心底嘆了口氣，她知道娘親本性不壞，只是她這輩子做了姨娘，終

歸是低人一等，所以事事想要佔贏，但若說她全是為了自己又太沒良心，畢竟她

的的確確是為了女兒考量。 

因此，溫綠姚從來沒指謫娘親的短視、自私，向來不是拖時間就是敷衍她，頂多

偶爾勸慰她幾句。 

「娘，母親是個明白人，只要我沒做出什麼破壞家族名聲的大事，她會看得出來

我跟大姊不同，光巴結是沒用的。」 

顧姨娘向來容易因為一些小事驚慌，女兒的話立刻讓她湧起了一股不祥的預感，



「妳這話什麼意思？妳不可能做出對不起溫家的事，除非有人陷害妳，把罪名往

妳頭上套，難道……是綠嫦要害妳，打算讓妳在夫人面前失寵？」 

「娘！」溫綠姚拍了拍娘親的手背，讓她安心，「您怎麼說風就是雨的，沒事，

我是說，只要我不做那些事，母親對我就永遠會這麼好，您剛才也說了，我是不

會做那種事的，那我在母親面前失寵的事就永遠不會發生。」 

顧姨娘相信自己的女兒，卻不相信邵姨娘及溫綠嫦那對母女，但女兒都這麼說

了，她想應該是真的，目前那對母女還沒動手。 

「總之妳自己要小心，妳們都是可以說親的年紀了，若夫人真的疼妳較多，給妳

找的親事一定比綠嫦的更好，到時難免她們看了嫉妒想搶。」 

娘親算別的不準，算歹人的心思倒是算得挺準的。溫綠姚點點頭表示她清楚了，

顧姨娘這才放心離開。 

溫綠姚何嘗不知道她可以想辦法插足溫家的產業，她也知道大哥有心帶她，而她

也有興趣學做生意，但她現在卻有更要緊的事。 

關於她的任何事都可以放，唯獨把弟弟撈出來這件事不能放。 

溫安勛雖是庶子，終究也是溫家的兒子，同樣有資格可以分家產，但或許就是溫

安勛那副碌碌無為的樣子反而讓楊氏安心，所以日子過得並不差。 

畢竟楊氏再大度也是一個母親，她自己有兒子，不能不為溫安熙想。 

溫安熙隨了母親，性子好，娶的妻子也不忮不求，他沒想過把溫家家業整個掌握

在手中，只是看溫安勛那不成才的樣子，溫安熙怎麼可能放心讓他管事。 

他想著等溫安勛再大一些，如果真的沒本事自己管理鋪子，他就把幾間鋪子的收

益分給他，讓他尋著有興趣的差事做，不要虛度了一生便好。 

溫綠姚也知道大哥的想法，她不求弟弟有什麼大作為但讓他規規矩矩的才是正

途，唯有安排好他的事，她才能放心些許。 

現在首要之務是讓溫安勛戒除賭癮，還有庶香她也得趕快找到才行。 

 

 

溫綠姚已經不知道是第幾次聽到溫安勛稱讚唐司了。 

他說唐司年紀輕輕，但對硯石研究得很透澈，所以才能辨別原石是不是硯石，他

又說唐司這人溫潤如玉，說話也很風趣，與他聊天很開心，還說唐司做生意很有

魄力，是天生做老闆的料。 

「好了，要不是你是個公子哥，我都要以為你是一個喜歡上唐司的姑娘家了。」 

「二姊，我覺得唐大哥人不錯，和妳正般配。」 

溫綠姚因為溫安勛這話略微失神了一會兒，直到溫安勛不解地搖了搖她的手，她

才清醒過來。 

「你說這種話，被人聽見了還以為我愁嫁！」 

「二姊妳若喜歡他，我可以幫忙撮合。」溫安勛拍拍胸脯。 

溫綠姚拿食指戳了戳弟弟的額頭，皺著眉斥責，「別亂點鴛鴦譜，說，你來找我

做什麼？難道是專門來說唐司的好話的？」 



溫安勛一手揉了揉自己的額頭，一手由懷中拿出一卷圖紙，放在桌上攤開來，是

三幅靜山湖亭圖。 

「唐大哥請了一位畫師幫硯臺設計了三幅靜山湖亭圖，想讓二姊挑選。」 

溫綠姚從沒看過這種畫法，她伸出手指在畫上一摸，手指尖汙了一塊，她揉揉拇

指及食指，還聞了聞。 

「很新奇吧！這畫是用一種叫做炭筆的筆畫的，這位女畫師可厲害了，她在城裡

開了一間畫室，專門教人用各種特別的筆作畫，唐大哥把這三張圖交給我的時候

看我很有興趣，問了知道我喜歡丹青，還特地帶我去參觀了那間畫室呢！」 

溫綠姚與弟弟自小就一起學習丹青，兩人在畫技上都頗有天分，只是溫綠姚對於

經商更有興趣，不如弟弟學得深。 

「在城裡開了一間畫室的女畫師？」 

「唐大哥說了，我若有興趣，讓我有空不如多到畫室去看看，或是在那裡學作畫

也行，他可以將我推薦給女畫師當徒弟，好過我整日無所事事。」 

「喔？那你怎麼說？」 

「我沒答應，我哪裡整日無所事事了？我這不是還要幫著二姊把這硯臺給完成

嗎？」 

溫綠姚睨了溫安勛一眼，說得好聽是幫她，怕是他愛玩心性還不定，不肯安分在

畫室裡學畫吧！ 

溫綠姚不明白唐司怎麼會突然關心起溫安勛，居然還想讓他收心去學畫，是因為

之前撞見他在賭石坊，想勸他別沉迷於賭石嗎？ 

溫綠姚過去覺得唐司太過冷漠，不是這麼熱心腸的人，但這回的事倒是提供了她

一個方向。 

溫安勛的確從小就愛丹青，看他對於新的作畫方式也頗有興趣，溫綠姚讓他去對

接新硯臺的事本就是想讓他有事情做，從而脫離賭博，現在直接給他一個他也有

興趣做的事，或許更能成功也不一定。 

「對接硯臺的事也用不了你一整天的時間，過兩天我抽個空與你一起去那間畫室

看看，若那位女夫子還肯收徒，就讓你拜師。」 

「二姊……」溫安勛還想再說什麼，但他一向不敢明著忤逆二姊，只得閉嘴改問

正事，「二姊還是先把雕刻稿給定了吧！」 

溫綠姚接過三幅畫，也想讓溫安勛有參與感，「你看過硯石切割面了吧，你覺得

哪一幅好？」 

溫安勛想了想，拿出其中一幅，邊說邊在上面指著，「硯石上有兩處石眼，可以

做為這兩處的浮雕，另外還有一道弧狀的石紋，可以刻做這湖岸。」 

溫綠姚滿意地點了點頭，也給了他鼓勵，「很好，那就依你。」 

「真的？二姊要讓我決定雕刻稿？這可是二姊要的硯臺啊！」 

「這不是我要的，但對我非常重要，我相信你，所以聽你的。」 

得到了二姊的讚賞及信任，溫安勛想想都覺得很有成就感，「好，我立刻去回覆

唐大哥。」 



「別急，風風火火的，已經過午了，要想辦事也不是今天，至多你明天一早就去，

不差這半天時間。」 

「好。」溫安勛很開心，把那三張圖紙又好好地捲了起來。 

 

溫安勛是庶子，想做什麼都得來請示嫡母，所以溫綠姚要帶弟弟去畫室前自然是

稟告過楊氏的，楊氏聽了也不反對。 

到了畫室，一走進去的門面就十分特別，牆上展示著不少的畫作，畫風看來十分

新奇，幾乎都是沒見過的畫技，除了畫作，裡頭還展示各種……畫筆吧。 

她會如此不確定，因為都是她不曾見過的，只是有些畫筆看起來與毛筆相近，她

才會這麼猜測。 

這裡雖是畫室也有掌櫃的，還有不少夥計，畫室外頭擺著的這些畫具及牆上的畫

作都是商品，若有人來此是想學畫，他們也可以代為介紹。 

夥計帶著他們略微參觀了畫室，簡單的介紹了畫室裡目前開授的課程有哪些，至

於詳細的事宜以及收不收徒，還是要由老師來回答。 

這位老師就是畫室的主人，溫安勛口中的那位女畫師，洛婧雪。 

「老師她有客，還請小姐、公子先在客室暫候。」 

「無妨，我想先參觀一下老師的畫作可好？」 

「那自然是可以的。」 

溫綠姚拍了弟弟的背把他推上前來，問道：「看了那麼久，你有沒有特別想學的

畫技？」 

溫安勛之前學丹青自然都是拿毛筆畫的，他看過這裡的畫筆，雖然些微的偏差就

是極為不同的兩種畫技，但對溫安勛來說，用硬筆的畫技他更好奇一些。 

「我想學素描，之前雕刻稿的畫法就是素描，看起來非常逼真。」 

溫綠姚本想著弟弟貪玩，可能不會那麼快定下來學畫，想不到他自己倒是思考

過，這讓溫綠姚很滿意，他肯把空閒的時間拿來做其他的事，代表還有得救。 

就在他們姊弟參觀洛婧雪的畫作時，溫綠姚聽見了一個不陌生的聲音，她回頭一

看，是唐司及唐曦，而送他們出來的女子看來一副此地主人的模樣，想來就是洛

婧雪了。 

「唐公子、唐小姐。」溫綠姚主動與他們打了招呼。 

唐曦眨眨眼，「我們認識嗎？」 

「曦兒，這是溫二小姐。」 

唐曦腦袋裡的溫綠姚終於實體化了，也向她微笑招呼，然後似乎想到了什麼，偷

偷看了自家大哥一眼。 

感覺……是緣分呢！唐曦在心裡想著。 

「溫二小姐怎會來此……」見到她帶著溫安勛來，唐司便會意了，「莫非是安勛

他肯收心學畫了？」 

「是，還得多謝唐公子介紹這間畫室，我方才看了老師的畫作，真是讚嘆不已。」 

洛婧雪微微點頭致意，清秀的容貌帶著頗為靈動的笑意，雖然行止感覺很端莊，



但溫綠姚看得出來，洛婧雪私底下肯定是個很活潑的女子，而且她看來年紀似乎

不大，約莫也就跟她相仿而已。 

「我們就不擔誤你們談話了，老師，我與唐曦先離開了。」 

「慢走。」洛婧雪做出了請的手勢，看著唐司他們離開後，這才吩咐準備茶水，

然後領著溫綠姚姊弟入內。 

而走到門外的唐氏兄妹在各自上馬車之前，唐曦發現唐司還頻頻望向畫室裡，她

偏著頭問：「哥哥還有事？」 

唐司順著唐曦的話道：「曦兒，妳先回去吧，我還有點事。」 

唐曦只笑著不多問，回道：「我也有事想去找間醫館，哥哥有沒有知道哪間醫術

較好的醫館？」 

「妳身體不舒服？」 

「不是，是給少坤找的。」 

唐司想了想，既是為了韋少坤必是因為腿傷，這方面他倒還真的知道一間醫館，

便告訴了唐曦。 

送走了唐曦，唐司沒急著走，而是又進了畫室，和掌櫃說了幾句話，掌櫃點了點

頭，把他請進一間客室。 

第二章 感激在心頻幫忙 

溫綠姚姊弟與洛婧雪相談甚歡，聽說溫安勛學過畫，洛婧雪請他當場作畫，算是

品鑑他的畫功。 

溫安勛作畫這段時間，洛婧雪帶著溫綠姚離開了客室，一出客室便有夥計上前來

稟報，說唐司在客室裡等著溫綠姚，不知可否請她移步一談。 

溫綠姚望向洛婧雪，重點是學畫的人，洛婧雪自然是隨溫綠姚的意思，溫綠姚便

向她告退，讓夥計領著去唐司所在的客室了。 

唐司在客室煮茶以待，見人把溫綠姚領來後，便請夥計幫他把剛才命萬福去買的

茶點備好送來，夥計不一會兒就端了過來。 

畢竟男女有別，夥計沒有關上客室的門，但為了他們談話不受打擾，萬福及綿綿

守在客室外，並沒有入內。 

「溫二小姐，這是我方才讓萬福去買來的雅馨樓的甜點，我記得妳們姑娘家都愛

雅馨樓的吃食。」唐司倒不是常常討姑娘家歡心才記著這一點，而是因為唐曦以

前就愛吃甜食，所以才記著的。 

「多謝唐公子。」溫綠姚點點頭。 

說來她跟其他姑娘家不太一樣，她很少吃甜食，但這情況下也不好推托，因此還

是拿起一塊輕抿了一口……然後又咬了一小口。 

這點心著實不錯，難怪唐司會說這吃食很受人喜歡。 

「喜歡的話，待會兒讓溫二小姐全帶回去。」 

溫綠姚不知道唐司為什麼對她釋出善意，本來想拒絕，但後來想想這是唐司特地

讓萬福去買的，不帶回去似乎又拂了他的意，便點頭應了，「多謝唐公子。」 

溫綠姚將吃了一半的茶點放在自己的小碟子上，這才又端著茶杯喝了一小口。 



唐司一直看著她那端莊的樣子，有些感嘆怎麼他家的曦兒就是學不會，幸好她嫁

了個不嫌棄她的。 

「這裡……唐公子很熟？」溫綠姚實在不明白唐司的用意，只好先開啟話題。 

「我與這位洛老師算是有些交情，所以暫借她的客室。」 

「唐公子可真是交遊廣闊。」 

「溫二小姐謬讚，只是碰巧相熟之人都與溫二小姐有關罷了。」 

溫綠姚冷淡但不失禮貌的看著唐司，正想要問他找她一敘是為什麼時，唐司倒是

先開口了。 

「溫二小姐在想……我找妳是為了什麼吧？」 

「是，若是硯臺的事，相信安勛與你對接得很好，我實在不明白唐公子為何找我。」 

唐司的確可以不找溫綠姚、可以不管溫家的事，畢竟他已經得到硯石，只要把硯

臺雕好交給溫綠姚就算買賣完成了，實在無須多去管溫家的事。 

可唐司一方面是覺得溫綠姚對他的冷淡太過莫名，另一方面還是為了人情二字。 

「原先我想著讓安勛來學畫，至少能讓他不再沉迷於賭石，卻沒想到我能力不

及，終究還是溫二小姐勸得來。」 

溫綠姚微微一愣，唐司真的是為了安勛？她突然覺得自己有些不識好人心，再看

向唐司時表情便和緩了些。 

「多謝唐公子，說來這的確是我擔心之事，要不是那天安勛拿了圖紙回來……」

溫綠姚說著說著似乎想通了什麼，「唐公子是特意讓安勛拿著那些圖紙來讓我挑

選，你知道那些圖紙很特別，定能吸引我的注意，也知道安勛肯定會提到畫室還

有你曾建議他來學畫的事，從而讓我說服安勛來學畫。」 

唐司沒有給她肯定的答案，只是嘴角帶著一抹笑，「溫二小姐是買家，我自然得

讓妳先挑選雕刻稿，這只是尋常的對接，沒有刻意為了什麼。」 

溫綠姚知道唐司之所以這麼做，可能與上回宋府詩會那件事有關，「我知道唐公

子這麼幫我的原因，說來我也並沒有幫上什麼忙，最終唐小姐還是和韋家那位公

子成親了。」 

唐司笑容微斂，溫綠姚用了「還是」二字，怎麼好像篤定唐曦會和韋少坤成親一

樣，明明她幫忙化解的是宋艾兒和周泰安的陰謀。 

「溫二小姐別這麼說，曦兒的名聲可說是妳救的，要不然她也不會得了這樁好姻

緣。」 

「唐公子覺得這是好姻緣嗎？」 

「溫二小姐這是何意？」 

「沒有，就只是……唐公子若關心唐小姐，可能得多上點心。」 

「這我明白，對這個妹妹啊我真是操碎了心，所以我更能知道妳為弟弟操心的心

情。」說來就是一個感同身受而已。 

唐曦的刁蠻在秦西城不是祕密，可方才看唐曦有禮有度、大方得體，像變了個人

似的，想來唐家也花費了一番苦心吧！ 

溫綠姚能理解唐司的心情，畢竟她現在就是這樣，她正一心想把誤入歧途的弟弟



給拉回正道上，也希望有一天能像唐家人改變唐曦一樣改變溫安勛。 

「既然如此，你何必不承認你做的事，是不習慣讓人對你道謝嗎？」溫綠姚給了

唐司一個難得的笑容。 

唐司見了她的笑先是一愣，後也跟著微笑了起來。「溫二小姐就當我是為了討好

妳才做的這些吧。」 

「討好？我們兩人沒有交集，你無須討好我。」 

「咱們兩家總歸是世交，長輩之間常有往來，我與令兄也頗有交情，可每次妳見

我都老是繃著一張臉，不知道的人還以為我對溫二小姐做了什麼壞事呢。」 

溫綠姚笑意一斂，極為慎重地說：「你沒有對我做什麼，嚴格說來也不是你的錯，

是我自己放不下過去。」 

「過去？」這詞讓唐司更疑惑了，「溫二小姐的話讓在下如墜五里霧中，毫無頭

緒啊！」 

「總之，今天開始我不會再冷待你了。」 

唐司笑開，為溫綠姚已經空了的茶杯續上一杯茶，然後端起杯子，「那就以茶代

酒，敬我們的友誼。」 

「我只說不冷待你，說了我們之間是朋友嗎？」 

溫綠姚突然來一記回馬槍，倒讓唐司啞口無言了，他舉杯的手停在半空許久，直

到溫綠姚忍不住笑了出來，拿起杯子與他碰杯，率先喝下杯裡的茶。 

「我說笑的，唐公子。」 

唐司好不容易才鬆了口氣，這姑娘想不到也挺調皮的，而且笑起來極為好看，比

繃著一張臉好看多了。 

他一口飲盡杯裡的茶，「溫二小姐讓在下好生驚慌啊！」 

「既然我們現在已經是朋友了，我託唐公子製作的硯可得勞煩唐公子好好為我完

成，這件事對我來說很重要。」 

唐司對於生意很是重視，自然不會隨便應付，「溫二小姐放心，我采風坊的商譽

還是不錯的，每件商品都會用心對待。」 

「那就期待唐公子交出的成果了。」 

「那是自然。」 

兩人的談話方告一段落，溫安勛就已經在小廝的領路下過來了，溫安勛看見二姊

與唐司闢室談話，只是狡黠地笑了笑，沒有說什麼不得體的話。 

「安勛這麼開心，是洛老師同意收你為徒了？」 

溫安勛點頭，「老師讚我畫得不錯，本問我要不要繼續精進，我說了我想學素描，

老師同意教我了。」 

「原來洛老師收徒得看天分的？」溫綠姚原以為奉上束脩就可以讓弟弟開始來學

畫了，原來方才洛老師讓他先畫一幅畫，是為了評試。 

「倒也不是全看天分，洛老師希望來學畫的人不能半途而廢，所以會先讓想來學

畫的人畫一幅畫，不管是有基礎的、初學的，塗鴉也可，測的就是學生的定性，

當然，以學生的畫作來看他適合的班別也是目的之一，安勛能得到洛老師的讚



賞，應該能由高級班開始學起，若他選了新的畫技，那至少洛老師也能知道他的

程度到什麼水平，可以因材施教。」 

「原來如此。」溫綠姚很認可洛婧雪這種評選方式。 

今天兩方可以說相談甚歡，洛婧雪收了溫安勛後，還特地將他們姊弟送到畫室門

口。 

唐司並沒有一同走，看來是有話想跟洛婧雪談，溫綠姚便沒有打擾他們，帶著弟

弟離開了。 

等他們姊弟離開後，洛婧雪才對唐司說了，「去而復返，看來這事真的讓你很在

意，現在這麼安排你可滿意？」 

「多謝洛老師。」唐司真心道謝。 

「其實溫公子天分不差，即便不經由你介紹，我也會收這個徒弟的。」 

「我並不是對他沒有信心，只是聽說妳開的班已經額滿了，只得腆著臉讓妳再多

收一名學生。」 

「你為什麼這麼幫溫公子？」洛婧雪懷疑溫綠姚才是唐司這麼上心的原因。 

「溫公子他……有些事我不方便透露，總之我覺得讓他有事情做對他來說比較

好，也算是還我欠溫二小姐的人情。」 

「只是人情？」 

唐司淡淡一笑，佯斥一聲，「別胡思亂想，我沒什麼壞心思，就是不希望她看見

我老是冷著一張臉，明明她過去不是這樣的。」 

「你們是熟人？」 

「不算是，我們兩家雖然是世交，但畢竟男女有別，我與溫家長子交情比較好，

其他的都只能算是點頭之交，只是以前她見到我總是一臉天真爛漫的笑容，我希

望她再多笑笑，這樣而已。」 

夥計在整理唐司、溫綠姚方才使用的客室時發現了一條手絹，立刻送出來，「老

師，這是在客室拾到的，想來是方才那位姑娘的。」 

洛婧雪沒有接過手絹，反而示意給唐司，「唐公子，既然你認識溫姑娘，不如你

代為轉交吧！」 

夥計沒敢把手絹遞給唐司，唐司也沒打算收，「洛老師，妳是真不知道還是調侃

我？我一男子怎麼可以收下女子的手絹還代為轉交，傳出去可不能聽。」 

「怎麼，就你們男子能掉帕子，女子不能掉手絹？」 

唐司搖頭，「不，就算男子掉了這種貼身物品，也是不能讓女子轉交的，這樣對

雙方的名聲都不好。」 

這些洛婧雪還真沒研究，明明都是女子可以拋頭露面經商的年代了，怎麼會連轉

交個手絹都不行？ 

「我一個女子不也能經營自己的畫室，你們方才不也能闢室談話？」 

有的時候，唐司會覺得洛婧雪過去的十多年並非生活在這個地方，與這個世界格

格不入的感覺，「沒錯，我朝較之前朝開放，女子可經商，無須關在後宅大門不

出二門不邁，但規矩還是有的。」 



方才他們談話，他的侍僕萬福及溫綠姚的侍女綿綿可都是待在客室外候著的，客

室的門也是敞開的，這都是為了避嫌。 

此時，跟著溫綠姚離開的綿綿去而復返，對兩人福了個身，洛婧雪接過手絹，遞

給了綿綿，「妳家小姐讓妳回來尋手絹的是吧？」 

「是的。」綿綿接過手絹，道了謝後才福身離開。 

馬車上的溫綠姚等回了綿綿，接過手絹便不再說話，綿綿也只是靜靜的坐在角

落，沒有打擾她。 

溫綠姚方才原是與綿綿一起折回去拿手絹的，卻無意中聽見了唐司特別在洛婧雪

面前關照溫安勛的話，這才改而讓綿綿去取，自己回到馬車上。 

唐司對她的好她知道了，或許交這個朋友是真的不錯。溫綠姚這麼告訴自己。 

 

 

當溫綠姚收到她要的那方硯臺，頓時眼前一亮，終於明白為什麼有人要指定這位

師傅所雕的硯了。 

溫綠姚學過丹青，而這位艾老儼然是用刻刀在石上作畫的畫者，硯上那湖景猶如

一幅畫，湖面就是磨墨之處，雕出來的紋路十分細膩。 

唐司還為溫綠姚挑選了一只錦盒，包裝得十分雅緻。 

溫綠姚讓綿綿取來筆墨，十分慎重的打稿多次，最後才寫下一封書信封緘好，交

代了幾句後把信及裝著硯臺的錦盒交給綿綿。 

綿綿帶著東西離開溫府，去到了與二太相約的地方把東西交給他，並轉告了溫綠

姚交代的事，而後與二太分開，自己捧著一只木盒去了一處首飾鋪子。 

首飾鋪子的掌櫃那可都是人精，看見綿綿就知道她那身打扮至少是什麼大戶人家

的一等侍女才有的，而她們的背後通常不是千金小姐就是夫人，那可怠慢不得。 

「姑娘，今天想挑哪方面的首飾？」 

綿綿以前陪著小姐買過首飾，賣首飾可是頭一遭，但她也不是沒見過世面，要做

到一等侍女，對首飾的等級、價位心裡都是有數的，只要她不露怯，倒也不怕被

坑。 

「今天不買，想賣。」 

「賣？」掌櫃一聽沒生意做，笑臉可就淡多了，不過至少還是有笑容的，儘管大

家都知道這笑容有多假，「姑娘，若是妳想換現，可以把首飾直接拿去當鋪，我

們不賣舊首飾，買了妳的首飾也沒有用。」 

「這些東西去了當鋪就可惜了，這些首飾雖然曾經是有主的，但我家小姐首飾

多，基本上都沒怎麼戴過，大多數像全新的一樣，而且十分精緻，賣與首飾鋪子

才有價值。」 

這話說得倒沒錯，首飾鋪子也是會收首飾的，只是非得是保存得很好或是較有價

值的首飾，鋪子才肯收。 

綿綿自然也懂這一點，她把木盒放到櫃臺上，打開盒子，一看就是十分有價值的

首飾出現在掌櫃眼前。 



「掌櫃的莫不是以為我只是個丫鬟，不懂行吧？」 

「瞧姑娘說的，不過我們開鋪子做生意，自然是希望賣而不是買，要賺錢的不

是？」 

「我今天來也是與你們做買賣的，你們買了我的東西再賣，也是可以賺取差價

的，怎麼不是做生意。」 

掌櫃陪著笑，倒也沒再多說什麼，把木盒裡的一件件首飾都拿出來仔細看了一

遍，測測是不是真金白銀美玉，墜飾、鑲飾又是不是真寶石，看了之後比出了一

個數。 

「這些首飾的確保存的不錯，又都是些好東西，我們能出這個價。」 

綿綿二話不說，一件件把首飾又收回了木盒裡，「打擾了。」說完闔上盒子就要

走。 

掌櫃的把盒子壓住，露出了笑容，「這位小姑娘，妳可能不懂這其中門路，我給

妳的價格已經不錯了，去到當鋪可沒這個價。」 

「我方才就說了，我沒打算去當鋪，我找別家首飾鋪子。」 

掌櫃的抓住了對方連首飾都拿來賣，定是急需用錢的心態，這才刻意把價格壓

低，卻沒想到這侍女竟然闔上盒子就要走人。 

「姑娘，我也是給人當差的，能作主就這個價……」 

此時，二樓走下了一名男子，打扮十分貴氣，似乎是留意到櫃臺的事，他走上前

來，此人是這鋪子的合夥人之一，葉展川。 

葉展川最主要的生意是先祖留下來的硯莊，也確實做出了好成績，他的硯莊有府

衙所頒的「秦西第一硯」的稱號，但他不甘於守成，投資了不少其他的生意，投

資金額都不大，但就是多方押寶，這首飾鋪子就是其一。 

本來綿綿不該認識他的，但因為這人與溫氏商行有生意往來，綿綿曾經替她家小

姐去找大少爺時見過這人，便也記得他是誰。 

「葉老闆，這位姑娘要賣首飾，不滿意我的開價，我說了我只是個當差的，做不

了主，她便說不賣了。」 

葉展川是投資了一些錢，對首飾懂得不多，可對這掌櫃倒是熟悉得很，大概是買

下這些首飾再賣的確是有不小的利潤，只是想壓低價格罷了。 

葉展川打開木盒，約略看了裡頭的首飾一眼，他不懂太細節的東西，但至少看得

出盒裡的首飾都是好東西，他裝出一臉無奈地又加了些錢上去。 

綿綿知道還是給少了，可她也明白去別家首飾鋪子也會有一樣的問題，正猶豫著

要不要接受，就看見唐司走了進來。 

綿綿沒想到會碰見唐司，連忙偏頭閃躲起來。 

「掌櫃，我來拿我先前訂的一支玉簪。」唐司上前說著，並由懷中拿出一張訂貨

單。 

過幾日便是楊府老夫人的壽辰，楊府除了與唐家有生意上的往來以外，溫夫人楊

氏就是出身楊府，說來唐家與楊家也有那麼一點點關係，這回的壽宴自然要去道

賀的。 



唐夫人在這首飾鋪子訂了一支玉簪，是十分珍貴的上品玉所雕，唐司取好了玉簪

要走時，卻意外看見剛才那個躲躲閃閃的姑娘竟是溫綠姚身邊的綿綿。 

「妳……妳是綿綿姑娘吧？」唐司想了許久才想起綿綿的名字，他看著櫃臺上的

木盒，裡頭裝了不少首飾，而且絕非一個侍女買得起的。 

綿綿看見他的視線，連忙把蓋子闔上，抱著盒子就要走。「公子認錯人了。」 

說完，她又對著櫃臺的葉展川及掌櫃說道：「不賣了，你們開的價格太低了，分

明是想坑我。」 

唐司覺得有異，立刻追了上去。「綿綿，我知道是妳，妳怎麼會來賣首飾？是妳

家小姐的意思？」 

「唐公子小點聲！」綿綿嚇壞了，街上人來人往，她怕小姐賣首飾的事被人聽了

去。 

溫家是什麼人家，府裡的小姐竟缺錢缺到需要賣首飾的程度，傳出去不但對溫家

名聲不好，對小姐的聲譽也有損。 

唐司有分寸，知道這方法可以把綿綿的腳步嚇停，但他也不能真把這事嚷嚷出

去，所以方才是挑了身邊沒人經過的時機說的。 

「那妳告訴我，到底怎麼回事？是不是溫二公子又出了什麼事要用到銀子，妳家

小姐才出此下策？」 

綿綿連忙否認，「奴婢也不知道小姐為何要賣，可能有什麼需要吧，只是這飾品

裡有很多是老爺還在世時送給小姐的，賣掉真的很可惜，奴婢也怕哪天小姐反

悔，想再買回來都不行了。」 

溫老爺已經不在，這些飾物也有其紀念性，要賣得有多大的苦衷？ 

唐司接過溫綠姚手中的木盒，「這能賣多少銀子？」 

綿綿開了一個合理的價格，方才那家開價真的太坑人了，要換成她自己絕不會答

應，會猶豫是怕小姐有急用罷了，說完她便想再去別的首飾鋪子問問。 

然而唐司喊住了綿綿，「這些首飾就先押在我這裡，銀子我給妳，若一段時間之

後溫二小姐都沒後悔賣首飾的決定，那這件事就這麼過去了，若溫二小姐後悔

了，妳再告訴她還可以把首飾贖回，但不管如何都別提到我。」 

綿綿本來還有些疑慮，可後來想想，即使找別的鋪子也不一定能賣到這個價，既

然唐公子願意幫忙，小姐想做的事也就能完成了。 

但她還是好心提醒，「小姐是抱著賣斷的心情賣的，不一定會贖回來，公子轉手

要去當鋪典當可也當不到這麼多銀子。」 

「無妨，我自有打算，只是我身上沒帶這麼多銀子，不如綿綿姑娘隨我去一趟采

風坊？」 

綿綿點了點頭，這便隨著唐司去了，再趕回溫家把錢給了溫綠姚。 

溫綠姚是千金小姐，本不該知道這種買賣的門道，可碰巧她因為某個原因知道這

些首飾不可能賣得這般高的價格，自是開口問了。 

唐司交代過不想讓溫綠姚知道，綿綿便也沒說，只說在首飾鋪賣的。 

溫綠姚想了想，想來應該是因為沒有急迫性，綿綿態度從容，價格才能抬高，便



沒再多想。 

倒是綿綿說了一句話讓她心頭一震。 

「小姐，西街那兒上回小姐去買金釵的那間首飾鋪子以後不要去了，他們想坑奴

婢呢！開的價根本不到我拿回來的三成，奴婢也是今天才知道那家鋪子是葉老闆

開的。」 

「哪個葉老闆？」 

「秦西第一硯那個葉老闆啊！」 

聽到秦西第一硯，溫綠姚的表情瞬間垮了下來。 

綿綿感受到不對勁，有些害怕，「小姐……」 

「這個人的名字我以後不想再聽到。」 

「是，小姐。」綿綿不知道為何小姐這麼討厭葉展川，但小姐不喜她就不提。 

葉展川在秦西城再有名氣，對她們主僕來說就與那張三李四沒什麼不同。 

 

采風坊裡，唐司坐在自己的帳房裡，還盯著那盒首飾思索著。 

溫安熙不是一個苛待庶出弟妹的人，溫綠姚賣首飾肯定有什麼難言之隱，怕是溫

安勛的可能性最大，唐司是最明白這種心情的人，想到以前唐曦對自己的畸

戀…… 

他搖了搖頭不再去想，事情都過去了，曦兒也嫁得很好，回門時夫妻倆蜜裡調油

的樣子讓他很是欣慰。 

而唐曦能嫁得這麼好，都有賴於溫綠姚幫忙躲開了周泰安那事，所以他能幫得上

的都會儘量幫。 

有人輕敲了敲門，唐司喚人入內，是萬福。 

「少爺，事情辦好了。」 

「好。」 

「少爺，今早出門時夫人交代了要去首飾鋪子取貨，要不少爺把訂貨單給我，我

去取？」 

「我已經取回來了。」 

萬福正想再問唐司有什麼交代時，卻看見他桌上擺著一只打開的木盒，裡頭有不

少首飾。「少爺怎麼會買這麼多女子的首飾？」 

若說是送夫人的，這首飾像是年輕女子適用，若說是要送小姐的，小姐都已經出

閣了，也不可能無緣無故又送這麼多飾物，莫非…… 

萬福眼睛一亮。「少爺可是有心儀的女子了？」 

唐司把木盒闔上，睨了萬福一眼，「胡說什麼！」 

他是不是對這些侍僕太好了，萬福一個大男人都懂得碎嘴了。 

「少爺買這些飾物不是要送姑娘家的嗎？」 

「你懂什麼。」唐司把木盒推給萬福，「把這盒首飾小心收好，一件都不可丟失。」 

「是。」萬福小心翼翼的接過。 

唐司像是想起了什麼，又提醒一句，「不許讓任何人知道這盒首飾的存在。」 



「是。」 

 

 

溫家有二女，皆為庶出，一是邵姨娘所出的溫綠嫦，一是顧姨娘所出的溫綠姚。 

溫綠嫦比溫綠姚大了半歲，如今兩人都是十七，溫老爺在她們及笄前就過世了，

守孝三年直到去年年末孝期才滿，都已經過大半年了，楊氏知道她再不幫兩人相

看好親事，怕是要傳出她苛待庶女的流言了。 

楊氏並不是壞心腸的人，只是溫家家大業大，即便是庶女的婚事也得好好斟酌，

還得配合兩個女兒的個性，萬一挑到不合的婆家，後頭的問題可不小，如果這些

問題都能解決，還能找個對溫家生意有幫助的親家，那才真是好上加好。 

「母親是不是有什麼人選？」溫安熙近來身子有些不適，但晨昏定省從沒落下，

他看得出來母親在煩惱著什麼事，問了才知道是兩個妹妹的婚事，「若母親想要

找人幫忙相看，我讓宛青來幫母親。」 

余宛青便是溫安熙的妻子。 

說來慚愧，他這個做哥哥的太專注在生意上，居然也沒記得這事，回頭得讓宛青

來幫母親分憂才是。 

「綠嫦的好辦，依邵姨娘的性子，往高裡看就對了，倒是綠姚……你覺得與咱們

溫家為世交的唐家怎麼樣？」 

「母親是說……唐司？」溫安熙問道。 

他與唐司多有接觸，生意上的往來也不少，唐司生得清逸俊朗，個性也是溫潤如

玉，對父母孝順、對妹妹極為友愛，一看就知道是個不錯的人。 

「是，就是唐司，早幾年你爹就有意跟唐家說親，只是後來你爹他……」楊氏想

到了早逝的丈夫，心中還是有些哀淒，「因為這樣就給擔擱了，怎麼知道三年過

去，唐司一直沒說親，倒是他那個妹妹先嫁了。」 

楊氏知道唐家前一陣子在為一雙兒女相看親事，明明該是長幼有序，卻讓妹妹先

嫁，這其中肯定有什麼外人不知道的原因，只是楊氏一向不愛背後說人長短，想

著肯定是那個刁蠻千金又做了什麼才被爹娘逼嫁。 

「唐司這人不錯，配得上我妹妹。」 

溫安熙也挺喜歡溫綠姚這個妹妹的，雖然是庶出，但個性天真爛漫又活潑，只是

這陣子不知怎麼了，個性突然沉穩下來，倒真有大家閨秀的氣質了。 

楊氏聽他稱讚溫綠姚，笑著拿手指點了點他，「你這叫偏愛。」 

「母親還說我呢！自己不是也很喜歡綠姚？」 

母親其實很喜歡女兒，可惜生了他之後身子不好，便再未有所出，綠嫦出世後她

也疼過一陣子的，可邵姨娘太過狐媚，母親一向冷待她，久而久之對綠嫦也就不

再那麼喜歡了。 

而顧姨娘雖說短視近利，可也好打發，母親一向沒把她放眼裡，顧姨娘也不敢招

惹母親，所以對於顧姨娘所出的綠姚母親自然較為親近，再加上綠姚自己也爭

氣，不僅女紅沒落下，還繪得一手好丹青，識字讀書也學得快，父親在世時常跟



著父親去商行，有天居然還對父親說想學做生意。 

可惜父親沒來得及教她，倒是臨走前交代了他，說綠姚有天分，讓他在綠姚長大

些後帶著她學做生意。 

「我是覺得他們外貌般配，咱們溫家與唐家又是世交，也算親上加親，只一個問

題，唐司是正正經經的嫡長子，綠姚她終究是庶出，冒然去談他們的親事，若是

唐家看重嫡庶有別，怕是要多想。」 

唐老爺並未納妾，膝下只有嫡出的唐司，唐曦還是收養的，溫安熙無從得知他們

對庶出子女的態度，若是去談了親事才因為庶出身分不讓唐家接受，對綠姚也不

是好事，可若因為綠姚庶女的身分就讓她低嫁，想來母親也是不肯的。 

溫安熙想著或許可以抬一抬綠姚的身分，即便唐家真不介意她是庶出，綠姚也能

擁有實在的身分，在外人眼中也不算高攀。 

「母親既然這麼喜歡綠姚，不如就讓綠姚記在母親名下，也好有個嫡出的身分。」 

「你以為我沒這麼想過嗎？還不是怕顧姨娘起什麼壞心思，不敢輕舉妄動。」 

溫安熙知道母親只是不愛爭，但不代表她沒有手段，要不然也不會進了溫家門的

都是這種翻不出浪的貨色。 

「母親可以在談親事的時候告訴唐家，會讓綠姚以嫡女的身分出嫁，在綠姚臨出

嫁前再正式讓她記到您名下就好，到時就算綠姚有身分，但她也要出嫁了，顧姨

娘也作不了妖，再說就算顧姨娘要作妖，母親要拿捏她也是小事。」 

楊氏好好想了想兒子的提議，唐家的確是個好姻緣，斷沒有放棄的道理，而且以

兩家交好的程度，再加上綠姚的條件，這親事想來是能成的。 

「好，那我就找個機會與唐夫人說說此事，若唐家也有意就太好了。」 

「母親說來說去還是為了綠姚，偏心啊！」 

「誰讓你這個做兒子的不貼心，整天就知道做生意。」 

「那兒子可真是罪過了，我雖然分身乏術，但也不能讓母親怨我啊，我就讓宛青

來幫母親辦事吧！」 

「好，先讓她去找個風評好些的媒人，看看有哪些能與綠嫦匹配的公子，唐家那

邊我去談就好。」 

「是！我等等就交代宛青。」 

溫安熙離開楊氏的寧瓊閣後就準備去商行，余宛青向來會抓準時間等在楊氏的院

落門口，送溫安熙出門。 

只是今天她看見溫安熙走出來時身子晃了一下，連忙上前扶住他，「夫君你怎麼

了？」 

「沒事，就是暈了一下。」溫安熙拍拍妻子的手。 

「要不今天就別出去了，請大夫來看一看。」 

「我沒事，可能是最近忙了些，我過兩天會去看看大夫。」溫安熙說完，又想起

了剛剛與母親談的事，「母親打算替兩位妹妹張羅親事了，妳幫忙找找風評好的

媒人，幫著母親相看相看。」 

「是的，夫君。」 



溫安熙又拍了拍余宛青扶他的手，這才直起身子，領著侍僕出門了。 

余宛青看著丈夫的背影，眉頭輕鎖，「夫君一向身體康健，希望真的沒事才好……」 

 


